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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马克思在进入新的经济学研究过程时ꎬ 在方法论上实现了从一般

物质生产向劳动过程的转换ꎬ 凸显了物质生产过程中在场劳动活动的主体地位ꎮ 劳动过程的 “要
素”ꎬ 无论是劳动活动ꎬ 还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ꎬ 都不可能独立存在ꎬ 它们都是一种关系性的劳动

辩证法构序中的社会场境存在ꎮ 只有在劳动过程中ꎬ 它们才获得劳动要素的辩证系统质ꎬ 这种系统

质的在场性是功能性编码生成的场境关系赋型ꎮ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　 劳动过程　 活劳动　 劳动材料　 劳动资料

作者简介: 张一兵 (１９５６－ )ꎬ 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ꎬ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主任、 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ꎮ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马克思在进入第三次系统的经济学研究之后ꎬ 一开始就面对古典经济学将物

质生产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ꎬ 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充分肯定了这一前提ꎬ 但他很快指认出

劳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十分特殊的关键性主体作用ꎮ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中作为 “一般生产” 的

生产过程被转换为劳动过程ꎬ 正是在这里ꎬ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构境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科学的劳动话

语在摆脱人本学逻辑构式后再次被凸显ꎮ 这一劳动话语并不是简单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基

础ꎬ 而是凸显物质生产过程中在场劳动活动的主体地位ꎮ 在此ꎬ 本文仅就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关

于现实劳动过程的复杂关系场境的探索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ꎬ 以期研究的深入ꎮ

一、 劳动: 利用工具塑形和构序对象的物相化活动

当马克思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 中进入经济学思想实验之后ꎬ 面对资产阶级市场—商

品经济物相化的复杂关系ꎬ 他慢慢地感觉到ꎬ 原先自己从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中的理想化劳动ꎬ 转

向历史性的客观物质实践ꎬ 再探究基于物质生产这一社会定在和发展的基础ꎬ 在观察整个社会生活

的尺度上是完全正确的ꎮ 可是ꎬ 进入经济学语境之后ꎬ 特别是当他直接观察资产阶级经济生活时ꎬ
他却意识到ꎬ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ꎬ 作为人对自然的能动活动出场的物质生产物相化ꎬ 可以是由

资本有目的地驱动和生产的客观物质过程ꎻ 改变自然对象和社会生活的 “现实的个人”ꎬ 也可以是

支配和指挥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资本家、 监工和科学家ꎮ 李嘉图恰恰是以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客观

过程ꎬ 彻底抹杀了机器生产中工人的主体作用ꎬ 这使马克思认识到ꎬ 必须重新凸显客观的物质生产

物相化与再生产中最关键性的内驱动因和真正的创造性来源不是抽象的 “一般生产”ꎬ 而是劳动!
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关注的当下 “现实的个人”ꎬ 只能是拥有劳动能力的工人ꎬ 劳动者才是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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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主体ꎮ 生产物相化作为人能动地改造外部自然对象的 “积极活

动”ꎬ 真正的创造性基础只能是劳动物相化①活动之上的劳动辩证法ꎮ 这就使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

不再仅仅从物质生产过程的视阈出发ꎬ 而是必须透过物质生产过程ꎬ 再次转换为从劳动过程出发ꎬ
这样一来ꎬ 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生产话语就被再次微观化到劳动话语的更深层次ꎮ 这就使马克思

更加注重对劳动过程的具体观察ꎮ
马克思说: “如果从劳动本身来考察劳动过程的要素ꎬ 它们被规定为劳动材料ꎬ 劳动资料和劳

动本身ꎮ”② 第一ꎬ 劳动是人改造自然对象的非实体性能动活动ꎮ 在哲学的一般意义上ꎬ 我们可以讨

论作为主体与客体中介的实践ꎬ 也可以指认作为人与自然中介的生产ꎬ 可是马克思告诉我们ꎬ 劳动

物相化活动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物质生产辩证运动的本质ꎬ 因为它是人为了我们的需要 (目
的) 占有自然ꎬ 真正造成二者之间 “物质变换” 的历史性中介的能动活动ꎮ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ꎬ
从生产过程到劳动过程转换的实质ꎬ 不是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承认的 “抽象的物质生产总

体创造财富”ꎬ 而是手中持有工具的工人的活劳动塑形和构序对象创造了财富的真正基础———使用

价值ꎮ 第二ꎬ 是劳动过程中作为劳动对象的劳动材料ꎮ 不同于有目的的劳动创制活动ꎬ 劳动材料是

受动的对象ꎮ 一般而言ꎬ 它是不含有任何形式的主体性目的和共相之相的ꎮ 并且ꎬ 不同于劳动活动

的当下发生和消失ꎬ 劳动材料是劳动过程中恒定的到场物ꎮ 通常情况下ꎬ 劳动材料在劳动过程中会

被耗费ꎬ 转化为新的劳动产品ꎬ 但不会改变自身的物性到场状态ꎮ 第三ꎬ 作为表现人的劳动能力的

劳动资料ꎮ 狭义的劳动资料就是工具ꎬ 而广义的劳动资料则包括工具在内的所有中介性劳动条件ꎮ
一般来说ꎬ 与上述劳动材料在劳动过程中直接被耗费掉不同ꎬ 劳动资料的一个特点是在劳动过程中

可以重复使用和到场ꎬ 它是人有特定目的的劳动能力在物质形态上的先导性重复实现ꎮ
马克思认为ꎬ 劳动过程的 “要素”ꎬ 无论是劳动活动ꎬ 还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ꎬ 都不可能独

立存在ꎬ 它们都是一种关系性的劳动辩证法构序中的社会存在ꎬ 只是在劳动过程中才获得劳动要素

的辩证系统质ꎮ 这种系统质的在场性是功能性编码生成的关系赋型ꎮ
劳动活动只有通过工具改变对象的过程才能实现ꎮ 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 中ꎬ 马克思

指出: “劳动不仅被消费ꎬ 而且同时从活动形式 (Ｆｏｒｍ ｄｅｒ Ｔｈäｔｉｇｋｅｉｔ) 被固定为ꎬ 被物相化 (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ｉｓｉｒｔ) 为对象形式ꎬ 静止形式ꎻ 劳动在改变对象时ꎬ 也改变自己的场境 (Ｇｅｓｔａｌｔ)ꎬ 从活动变为存

在 (ｗｉｒｄ ａｕｓ Ｔｈäｔｉｇｋｅｉｔ Ｓｅｉｎ)ꎮ 过程的终点是产品ꎬ 在这个产品中ꎬ 原料表现为同劳动结合在一起ꎬ
劳动工具由于变成劳动的现实传导体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ｅｎ Ｌｅｉｔｅｒ) 也从单纯可能性 (Ｍö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变为现实

性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ꎻ 但是ꎬ 劳动工具本身由于它对劳动材料发生力学或化学的关系ꎬ 它也在它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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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相化” 是我从马克思思想中提炼出的新概念ꎮ 在物理和化学等学科中ꎬ 物相又称 “物态”ꎬ 一般是指物质分子的聚集状

态ꎬ 是实物存在的形式ꎮ 实物通常以固态、 液态和气态三种聚集状态存在ꎬ 在特定条件下又会出 “等离子态” “超导态” “超流态”
等物相ꎮ 我所设定的 “物相化” 中的 “相” 不仅仅是 “物态” 之意ꎬ 而兼有实现出来的主体性共相 (ｅｉｄｏｓ) 之意ꎮ 黑格尔和马克

思思想构境中的一般物相化ꎬ 是指一定的主体目的 ( “蓝图” ) 和理念对象性地实现于对象的用在性改变之中ꎬ 这是看起来现成事

物的消逝性之缘起ꎮ 日本学界在翻译马克思的 “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概念时通常使用 “物象化” 一词ꎬ 而中文中与意象相对

的 “物象” 概念本身带有某种主观显象的痕迹ꎬ 所以用 “物相” 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透视的用在性实存对

象ꎮ 马克思在晚期经济学文本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中ꎬ 经常使用 “物相化”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ｉｒｔ) 一词来表达实践活动、 生产劳动活动

在塑形对象效用过程中在物质实在中的消隐ꎮ 参见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 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 (ＭＥＧＡ２)ꎬ ＩＩ / １ꎬ Ｔｅｘｔꎬ Ｂｅｒｌｉｎ: Ｄｉｅｔｚ Ｖｅｒ￣
ｌａｇꎬ ２００６ꎬ Ｓ. ２２１ꎻ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 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 (ＭＥＧＡ２) ＩＩ / ４. １ꎬ Ｔｅｘｔꎬ Ｂｅｒｌｉｎ: Ｄｉｅｔｚ Ｖｅｒｌａｇꎬ １９８８ꎬ Ｓ. ４７. 当然ꎬ 人历史地实

现自身的主体物相化、 人创造出不同历史时间质性的社会共同体组织的社会物相化、 工业生产中机器化大生产中的科技物相化和商

品市场经济场境中整体盲目物相化的经济返熵和反共相的经济物相化是更难理解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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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形式上被消费ꎮ”① 这说明ꎬ 离开了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ꎬ 劳动物相化活动或者活劳动是不可能从

潜能成为在场的现实活动的ꎮ 在劳动过程中ꎬ 有目的的劳动物相化活动当下被 “耗费”ꎬ 它不是真

的完全从有到无ꎬ 而是在发生 “物质变换” 的同时也发生了奇妙的场境转换ꎬ 通过劳动工具赋型于

对象ꎬ 从一种功能性的活动形式 (Ｆｏｒｍ ｄｅｒ Ｔｈäｔｉｇｋｅｉｔ) 物相化地变成对象新的社会历史负熵质②存

在ꎮ 由此ꎬ 劳动从非实体性的场境 (Ｇｅｓｔａｌｔ)③ 活动变成对象存在方式的客观物相化结果ꎮ 铁匠将铁

块烧红ꎬ 酿酒师将粮食洗净ꎬ 他们的活的劳动时间中的在场劳动活动场境成为 “正在消失的东西”
(ｖｅｒｓｃｈｗｉｎｄｅｎｄ)ꎬ “从活动变成存在”ꎮ 不管这种物相化改变是进一步通过模具将铁块浇铸成锤头ꎬ
还是通过发酵工具使粮食变成酒ꎬ 这都是劳动材料通过劳动重新塑形而成的新的劳动产品ꎮ 物相化

的产品是在场劳动活动中特定目的 (ｔｅｌｏｓ) 和共相 (ｅｉｄｏｓ) 之相的实现ꎬ 也是被改变过的对象在新

的社会历史负熵质构成的生活场境中特定用在性关系的赋型ꎮ 比如ꎬ 铁锤在打铁和钉钉子时的功用

关系ꎬ 以及美酒不同于被提炼的工业酒精在人们生活场境中生成的复杂喜庆或悲伤场境关系存在ꎮ
所以ꎬ “劳动是合乎目的的活动 (ｚｗｅｃｋｍäｓｓｉｇｅ Ｔｈäｔｉｇｋｅｉｔ)ꎬ 因而ꎬ 从物质方面来看已经事先确定:
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工具是实际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ꎬ 而原料无论是由于化学的物质变换还是由

于机械的变化ꎬ 它在变成产品时取得了比它原有的使用价值更高的使用价值 ( ｈöｈｅｒｎ Ｇｅｂｒａｕｃｈ￣
ｓｗｅｒｔｈ) ”④ꎮ 这是在说明劳动过程中劳动活动、 劳动资料与劳动材料的有机整合关系ꎮ 劳动工具是

作为 “合乎目的的活动” 的劳动实现自身物相化的重构模具和手段ꎬ 而在场劳动活动在改变自身功

能场境的同时ꎬ 也造成了劳动原料的 “物质变换”ꎬ 在它变成劳动产品的时候ꎬ “取得了比它原有使

用价值更高的使用价值”ꎮ 例如ꎬ 一段被锯下的木料在经过木匠的劳动手艺之后ꎬ 转换成一张桌子ꎬ
它实现了原先存在于劳动者那里的共相之相ꎬ 作为具有新的存在形式和用在性有序关联场境的劳动

产品ꎬ 桌子获得了比原来初步入序于社会历史负熵进程中的木料 “更高的使用价值”ꎮ 然而ꎬ 在一

般物相视阈中ꎬ 我们只直观到作为结果的桌子ꎬ 却遗忘了桌子作为 “正在消失的东西” 背后曾经发

生的让木料成为桌子的不在场的劳动活动、 劳动原料和劳动工具的复杂关系作用ꎮ 在海德格尔那里ꎬ
则是人们遗忘了让存在者成为形下之 “器” 的存在ꎮ

马克思认为ꎬ 这种劳动活动通过工具改变劳动对象的物相化ꎬ 实质是历史时间上存在的活劳动

在产品新创造的 “使用价值中的对象化 (Ｖ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äｎｄｌｉｃｈｕｎｇ) ”⑤ꎬ 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ꎬ 或者社

会空间中的 “死劳动”ꎮ “对象化” 不是经济学话语ꎬ 是马克思自 １８４４ 年就从黑格尔－费尔巴哈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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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负熵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ｇｅｎｔｒｏｐｙ) 是我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新概念ꎮ 在已有的自然科学观念中ꎬ 熵是无序ꎬ 负熵则是物质系统

有序化、 组织化、 复杂化状态的一种量度ꎮ 薛定谔在 １９４４ 年发表的 «生命是什么» 一书中ꎬ 提出了 “生命的本质是负熵” 的观点ꎮ
我认为ꎬ 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观念已经基于工业生产创制出来的不同于自然负熵的社会负熵ꎬ 而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在 «德
意志意识形态» 一书中ꎬ 以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对社会定在和社会生活的有序化和组织化作用ꎬ 奠定了社会定在的

本质是生产力历史构序的一般社会历史负熵质ꎮ 之后ꎬ 马克思又在中晚期的经济学研究中ꎬ 发现了商品－市场经济构式特有信息编

码中的经济构式负熵质ꎬ 这种经济构式负熵中的有序化和组织化恰恰是以经济无序和返熵的自发性来实现的ꎮ
“场境” (Ｇｅｓｔａｌｔ) 一词在马克思时代只是表征一种非实体性的存在ꎬ 是马克思后来在经济学手稿中使用频次较高的概念ꎬ

也是后来格式塔心理学中的关键词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我曾经提出 “社会实践场” 的概念ꎮ 参见张一兵: «社会实践场»ꎬ «江海学

刊» １９８８ 年第 ５ 期ꎮ 在本次研究中ꎬ 我多用 “社会关系场境” 概念ꎬ 更偏向一般存在论的意义所指ꎬ 是精神构境的现实生活基础ꎮ
社会关系场境不同于布尔迪厄在社会学语境中使用的社会关系场 (ｃｈａｍｐ)ꎬ 在他那里ꎬ 场的概念是指社会空间中不同力量关系的斗

争场ꎮ 参见 〔法〕 布尔迪厄: «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的理论»ꎬ 谭立德译ꎬ 北京: 三联书店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３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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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哲学话语ꎮ 我们可以看到对象化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 和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年经济学

手稿» 中的关键性构序作用ꎮ “只要劳动过程的结果仍按与劳动过程本身的联系 (Ｂｅｚｕｇ) 来考察ꎬ
被看作结晶化的劳动过程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ｓｉｒｔｅ Ａｒｂｅｉｔｐｒｏｃｅβ)ꎬ 它的不同因素融合在一种静止的对象 ( ｒｕ￣
ｈｅｎｄｅｎ 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 中ꎬ 融合在主体的活动 (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ｎ Ｔｈäｔｉｇｋｅｉｔ) 与其物质内容的结合中ꎬ 那么ꎬ
这种劳动过程的结果就是产品ꎮ”① 也就是说ꎬ 产品作为劳动过程中劳动对象化的结果ꎬ 本质是劳动

者在作为 “活劳动之火” 的时间中存在的主体性劳动活动ꎬ 结晶化和物相化为社会空间中 “静止的

对象”ꎮ
以上面提及的桌子为例ꎬ 伐木工人将树木从森林中砍下的劳动 (自然失形与脱型)、 运输工人

将木料运到工场的劳动、 木工手中的锯刨等工具中内嵌的过去劳动ꎬ 以及制作椅子的目的和具体共

相之相通过复杂劳动塑形等 “不同因素”ꎬ 对象性地融合在作为桌子这一产品的 “静止的对象” 中ꎬ
实现为整个宏大社会历史负熵进程中一个小小的 “伏案” “放置物品” 的日常生活用在性功能场境

中ꎮ 如果人们只是停留在一般物像视阈之中ꎬ 那么原先让木料变为桌子的一系列劳动物相化活动就

通通消失了ꎬ 于是桌子就成为人们熟知却不理解的到场之物ꎮ 这也是后来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 １
卷第 １ 章中所描述的那张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会头足倒置跳舞的桌子之 “神秘性” 的来源ꎮ “在对

象化劳动时间 (ｖ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äｎｄｌｉｃｈｔ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ｓｚｅｉｔ) 的物的定在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ｅｍ Ｄａｓｅｉｎ) 中ꎬ 劳动只是作为

消失了的东西 (ｖｅｒｓｃｈｗｕｎｄｅｎ)ꎬ 作为这种对象化劳动时间的自然实体的外在形式 (äｕｓｓｅｒｌｉｃｈｅ Ｆｏｒｍ
ｉｈｒｅｒ 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ｎ Ｓｕｂｓｔａｎｚ) 而存在ꎬ 这种形式对于这种实体本身来说是外在的 (例如桌子的形式对于

木头来说是外在的ꎬ 轴的形式对于铁来说是外在的)ꎬ 劳动只是存在于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中的

东西ꎮ 对象化劳动时间保存它的这种形式ꎬ 并不像例如树木保存它的树木形式那样是由于再生产的

活的内在规律 (ｌｅｂｅｎｄｉｇｅｓ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ｅｓ Ｇｅｓｅｔｚ ｄｅｒ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造成的 (木头所以在一定形式上作为

树木保存自己ꎬ 是因为这种形式是木头的形式ꎻ 而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则是偶然的ꎬ 不是它的

实体的内在形式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ｅ Ｆｏｒｍ ｓｅｉｎｅ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ｚ] )ꎬ 对象化劳动时间在这里只是作为物质的东西

的外在形式而存在ꎬ 或者说ꎬ 它本身只是在物质上存在着ꎮ 因此ꎬ 它的物质遭到的分解ꎬ 也会使形

式遭到分解ꎮ”②

在上面这段文本中ꎬ 马克思突然重新启用的哲学概念ꎬ 除对象化 (Ｖ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äｎｄｌｉｃｈｕｎｇ) 外ꎬ
包括定在 (Ｄａｓｅｉｎ)、 消失的东西 (ｖｅｒｓｃｈｗｕｎｄｅｎ) 和外在形式 (äｕｓｓｅｒｌｉｃｈｅ Ｆｏｒｍ) 等一批术语ꎮ 马

克思这里返回的思想构境并非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话语ꎬ 而是 １８４４ 年前后

关于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的思想实验ꎮ 当然ꎬ 马克思并不是要返回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人本主义哲学话语构式ꎬ 而是逐渐发现ꎬ 历史唯物主义那种来自经济学语境的生产话语ꎬ 在透视

资产阶级特殊经济关系现象时某种程度的力不从心ꎮ 因此ꎬ 马克思不得不重新启用一些哲学话语ꎬ
包括马克思决定重新启用异化概念并重塑劳动异化批判构式ꎮ

马克思认为ꎬ 活的劳动时间物相化到劳动材料自身的物性改变中ꎬ 劳动活动作为消失的东西

(ｖｅｒｓｃｈｗｕｎｄｅｎ)ꎬ 生成了对象 “自然实体” 在失形和脱型之后一种新的物的定在 (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ｅｍ Ｄａ￣
ｓｅｉｎ)ꎬ 这不再是自然物质本有的定在形式ꎬ 而是一种全新的 “外在形式”ꎮ 这里的外在形式并非指

物质的外部ꎬ 而是 “反自然” 的社会历史负熵中的定在形式ꎮ 由此ꎬ 活的劳动时间物相化为社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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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的对象化劳动时间 (ｖ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äｎｄｌｉｃｈｔ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ｓｚｅｉｔ)ꎬ 这是马克思后来劳动价值论中 “劳动时

间” 概念的本质ꎮ 这个劳动时间已经不仅仅是李嘉图经济学中那种量的概念ꎬ 而首先是工人活劳动

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活的时间 (ｌｅｂｅｎｄｉｇｅｓ Ｚｅｉｔ) 的对象化ꎮ 这里ꎬ 我们感觉到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

学» 中观念设定对象后正在消失的 (ｖｅｒｓｃｈｗｉｎｄｅｎｄ) 构境ꎮ 可是ꎬ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逻辑构序差异

在于ꎬ 马克思这里设定物性定在的活动不是观念ꎬ 而是活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活的劳动时间ꎬ
对正在消失 (ｖｅｒｓｃｈｗｉｎｄｅｎｄ) 概念的使用ꎬ 不是物像直观对象之假象的消解ꎬ 而是直接指认在对象

化劳动时间中当下发生和消失的劳动物相化活动和活的劳动时间ꎮ 马克思所列举的作为劳动产品的

桌子中ꎬ 对于本有的木料来说ꎬ 不像树木自然生长是它在自然负熵中自然实体再生产的内在形式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ｅ Ｆｏｒｍ)ꎬ 由木匠的活的劳动时间物相化的桌子是对象化的劳动时间ꎬ 它的物性定在形式

只是它的 “偶然形式”ꎮ 当桌子破旧了再作为旧木料化浆造纸ꎬ 在新的失形和祛序后还会再通过劳

动物相化获得新的外在社会定在ꎮ
这也说明ꎬ 在现实的劳动生产过程中ꎬ 自然物并非只是一次性地获得社会历史负熵中的定在形

式ꎬ 劳动活动通常会表现为一系列不同共相实现的赋型过程ꎮ 这是一个在十分复杂的不同目的的转

换中发生的劳动塑形和构序的叠加和整合的过程ꎮ 对此ꎬ 马克思以田地中的棉花到可以穿在身上的

衣服的劳动物相化进程加以说明ꎮ 他分析道: “如果棉花变成纱ꎬ 纱变成布ꎬ 布变成印染布等ꎬ 印

染布再变成比如说衣服ꎬ 那么ꎬ (１) 棉花的实体在所有这些形式中都得到了保存 [在化学过程中ꎬ
在由劳动调节的物质变换 (Ｓｔｏｆｆｗｅｃｈｓｅｌ) 中ꎬ 到处都是等价物 (自然的) 相交换等等]ꎻ (２) 在所

有这些连续的过程中ꎬ 物质取得越来越有用的形式 (ｎüｔｚｌｉｃｈｅｒｅ Ｆｏｒｍ)ꎬ 因为它取得越来越适合于消

费的形式ꎻ 直到最后ꎬ 物质取得使它能够直接成为消费对象的形式ꎬ 这时物质的消耗和它的形式的

扬弃 (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 ｓｅｉｎｅｒ Ｆｏｒｍ) 成了人的享受ꎬ 物质的变化就是物质的使用本身 (ｓｅｉｎｅ Ｖｅｒäｎｄｅｒｕｎｇ
ｓｅｉｎ Ｇｅｂｒａｕｃｈ ｓｅｌｂｓｔ ｉｓｔ)ꎮ 棉花的物质在所有这些过程中都得到了保存ꎬ 它在使用价值的一种形式上

消失ꎬ 是为了让位给更高级的形式ꎬ 直到对象成为直接的消费对象ꎮ”①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劳动的不断递升和叠加的系列过程ꎬ 其中具体的劳动目的和共相之相本身

也在不断地转换和复杂起来ꎮ 从棉花到棉纱ꎬ 首先已经包括了采摘棉花 (自然失形和祛序) 和制作

纱锭的劳动塑形ꎮ 马克思说ꎬ 不要忘记 “棉纱除了包含在棉花和纱锭中的劳动量以外ꎬ 还具有一种

新追加的劳动量”②ꎮ 因为ꎬ 新追加的劳动要通过纺纱从棉花的自然状态塑形为一根根可织布的细

纱ꎬ 棉纱再入序为整齐编织排列的布匹ꎬ 印染劳动再印制不同的美观构式中的花纹或色块ꎬ 最后由

裁剪和缝制劳动赋型为可以上身的衣物ꎮ 由此可以看到ꎬ 劳动的物相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同目的

和共相之相复杂塑形和构序的连续功能链接ꎮ 或者说ꎬ 对象化的劳动时间也会是一系列活劳动时间

连续物相化的结果ꎮ 正是在这个连续的劳动整合进程中ꎬ 劳动材料不断获得非自然的社会历史负熵

中的定在形式 (使用价值)ꎮ
“就使用价值来说ꎬ 劳动具有下面这样的属性: 它保存现有使用价值ꎬ 则由于它提高现有使用

价值ꎬ 而它提高现有使用价值ꎬ 是由于它把现有使用价值变成一种由最终目的所决定的新的劳动的

对象ꎻ 即从漠不相关的存在形式 (Ｆｏｒｍ ｄｅｓ ｇｌｅｉｃｈｇüｌｔｉｇｅｎ Ｂｅｓｔｅｈｎｓ) 重新变成劳动的对象材料形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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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劳动的躯体形式ꎮ”① 我们再次看到了黑格尔的这个漠不相关性 (ｇｌｅｉｃｈｇüｌｔｉｇｅｎ)ꎮ 劳动材料通过

劳动在物质状态上不断发生形式改变ꎬ 表现为走向社会历史负熵进程总体中生活场境里可以直接消

费的越来越有用的形式 (ｎüｔｚｌｉｃｈｅｒｅ Ｆｏｒｍ)ꎮ 这也说明ꎬ 劳动塑形对象的使用价值并非一次性完成

的ꎬ 使用价值的赋型通常会是一个复杂的、 连续的、 合目的性的整合过程ꎮ 对此ꎬ 我们可以想一下ꎬ
与马克思例举的从棉花到衣物的劳作过程相比ꎬ 我的电脑和智能手机的使用价值会是一个何等复杂

的连续劳动的复合共相叠加的合目的性总体ꎮ 如果从认识论层面来看ꎬ 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胡塞尔

反对自明性的现成对象直观、 主张现象学中的本质直观ꎬ 因为这种本质直观可以透视一切现成对象

背后作为 “正在消失的东西” (ｖｅｒｓｃｈｗｉｎｄｅｎｄ) 和那些在连续劳动物相化中曾经发生且抽身而去的

不在场之物ꎮ

二、 劳动物相化场境关系中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

不仅劳动活动只有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才能成为现实的在场性存在ꎬ 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也是

一种关系性的场境存在ꎮ 脱离了实际发生的劳动过程ꎬ 它们就没有独立的劳动系统质ꎮ 在 «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 年经济学手稿» 中ꎬ 马克思指出ꎬ 劳动活动与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是现实发生的劳动过程中不

可分割的有机整体ꎮ “现实劳动把工具作为自己的手段来占有ꎬ 把材料作为自己活动的材料来占有ꎮ
现实劳动就是把这些对象作为劳动本身的活的机体 (ｂｅｓｅｅｌｔｅｎ Ｌｅｉｂｅｓ)ꎬ 劳动本身的器官来占有的过

程ꎮ 在这里ꎬ 材料表现为劳动的无机自然 (ｕｎｏｒｇａｎｉｓｃｈｅ Ｎａｔｕｒ)ꎬ 劳动资料表现为占有活动本身的器

官 (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ａｎｅｉｇｎｅｎｄｅｎ Ｔｈäｔｉｇｋｅｉｔ ｓｅｌｂｓｔ)ꎮ”② 这表明ꎬ 在实际发生的劳动过程中ꎬ 劳动材料是劳

动活动及物关联的 “无机自然”ꎬ 没有这一对象性的物质基础ꎬ 劳动活动根本无法成为现实在场存

在ꎮ 这是马克思从写作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时就已经明白的道理ꎮ 可是ꎬ 这里作为劳动对象

的 “无机自然” 并不真的只是自然界本有的无机物ꎬ 而很可能也有原先自然有机生命负熵脱型后的

“反自然” 无机物ꎬ 比如作为皮革原料的动物皮毛、 作为木器加工原料的植物树干等ꎮ 在马克思看

来ꎬ “只有人类劳动力在一定的形式中被耗费ꎬ 作为一定的劳动被耗费ꎬ 它才能得到实现ꎬ 得到对

象化ꎬ 因为同一定的劳动相对立的ꎬ 只是自然物质ꎬ 只是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外界材料”③ꎮ 而劳动

资料ꎬ 无论是工具还是其他劳动条件ꎬ 都已经是人在劳动物相化活动中所利用的自然力量ꎮ
马克思说: “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ꎬ 就是说ꎬ 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 (Ｆｏｒ￣

ｍｅｎ ｄｅｒ Ｓｔｏｆｆｅ äｎｄｅｒｎ)ꎮ 不仅如此ꎬ 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ꎮ”④ 马克

思在此没有展开说明ꎬ 工具是人的劳动技能构式客观抽象并反向对象化为生产模板的本质ꎮ 这是说ꎬ
人用自己肢体直接改变对象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ꎬ 从开始利用木器、 石器到金属ꎬ 从利用水力、 风

力到电力ꎬ 直到今天的电磁波和光能ꎬ 大量的自然力量变成劳动塑形和构序的工具加入改变 “物质

的形态” 的劳动过程ꎮ 在这里ꎬ 劳动资料像是劳动者的主体物相化活动外溢实现的外部延伸的器

官ꎬ 如同更加坚硬和灵巧的肢体ꎬ 它们共同建构了劳动塑形和构序的全新力量ꎮ “由于这样一种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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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关系ꎬ 即工具被用作工具ꎬ 原料成为劳动的原料ꎻ 由于这样一种简单的过程ꎬ 即工具和原料同

劳动接触ꎬ 成为劳动的手段和对象ꎬ 从而成为活劳动的对象化ꎬ 成为劳动本身的要素ꎻ 结果ꎬ 原料

和工具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体上被保存下来ꎬ 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ꎬ 它们的实体就是对象化劳

动实践ꎮ”① 这是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总体ꎬ 劳动者的劳动物相化活动只有在使用工具、 具体改变对

象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出来ꎬ 而 “工具和原料” 也只是在劳动的及物关系中才成为劳动工具和劳动原

料ꎮ 这说明ꎬ 劳动要素不是一般物相化视阈中的可直观在场对象ꎬ 而是功能性的关系场境存在ꎮ
在这里ꎬ 还有一个认识论应该关注的主体物相化细节ꎬ 即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就指认的感性经验发生的主体性感知器官的 “五官”ꎮ 因为这是我们看到、 听到和触碰外部世界

的通道ꎬ 马克思在那里就强调了人的五官是世界历史的产物ꎮ 然而ꎬ 不同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发生ꎬ
在今天劳动工具和技术手段的不断改变过程中ꎬ 人可以通过电子显微镜、 高倍射电望远镜和 ＣＴ 机

看到比眼睛更加丰富的东西ꎬ 通过无线电接收器和其他装置听到前人的耳朵无法获得的声音和讯号ꎬ
通过粒子对撞机等仪器触碰到先人从未达及的微观世界层面等ꎮ 这一切都深刻地改变我们对世界本

身的经验塑形和知性赋型基础ꎮ 在日益复杂起来的计算机和网络信息平台的海量大数据下ꎬ 基于我

们大脑的思维活动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ꎬ 这是我们主体物相化的一个全新

的层面ꎮ
这里ꎬ 马克思还提出一种逻辑反证ꎬ 即已经作为劳动对象化成果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存在ꎬ

也必须在新的劳动过程 (再生产) 中获得持续不断的场境存在生命力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 如果脱离了

现实的劳动过程ꎬ 已经进入社会历史负熵进程的原料和工具只会返回到自然熵化的进程之中ꎬ 这应

该也是一般物相化视阈中的逻辑盲区ꎮ 他说: “当原料和工具成为活劳动的条件时ꎬ 它们本身又复

活了 (ｗｉｅｄｅｒ ｂｅｓｅｅｌｔ)ꎮ 对象化劳动不再以死的东西 ( ｔｏｄｔ) 在物质上作为外在的、 漠不相关的形式

(äｕｓｓｅｒｅꎬ ｇｌｅｉｃｈｇüｌｔｉｇｅ Ｆｏｒｍ) 而存在ꎬ 因为对象化劳动本身又成为活劳动的要素ꎬ 成为活劳动对处

在某种对象材料中的自身的联系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ꎬ 成为活劳动的对象性 (Ｇｅｇｅｎｓｔä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作为手

段和对象) (活劳动的对象条件)ꎮ”② 在德文中ꎬ 复活 (ｗｉｅｄｅｒ ｂｅｓｅｅｌｔ) 是指 “又获得生命和活力”
的意思ꎮ 一切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只有在重新进入现实发生的劳动过程时ꎬ 才能 “复活” 它们在社

会历史负熵中获得的场境定在形式ꎮ “在生产过程本身中ꎬ 活劳动把工具和材料变成自己灵魂的躯

体ꎬ 从而使它们起死回生ꎮ”③ 这里的 “死” 是暂时脱离劳动过程的物性到场ꎬ “生” 则是在新的劳

动活动中获得历史性的在场性ꎮ 由此ꎬ 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才重新成为 “劳动的对象性”ꎬ 否则ꎬ
没有社会历史负熵场境存在 “活化” 的它们就会重返自然界无情的熵化过程ꎮ 一堆堆放在遗弃库房

中的木料ꎬ 如果不能进入劳动过程ꎬ 在木匠或工人的活劳动中转变成 “桌子” 和 “房梁”ꎬ 成为社

会历史负熵构序的人们生活场境关系中赋型的具有 “灵魂的躯体”ꎬ 那么它们只会以与社会历史负

熵进程漠不相关的形式ꎬ 慢慢地腐烂变质 (自然返熵)ꎮ 劳动工具也是在劳动过程的使用中才能实

现自身的合目的性潜能ꎬ 进而获得自身的场境关系赋型中的社会定在ꎮ
由此推演开去ꎬ 所有在社会空间和生活场境中出现的用在性物性实在都是如此ꎮ 只是当人们通

过社会活动和交往建构起生活场境本身时ꎬ 这一切 “物” 才都在社会关系场境中 “复活”ꎮ 说到底ꎬ
社会定在被当下突现出来ꎮ 我的玩笑是ꎬ 社会生活在夜间是不存在的ꎮ 这是因为ꎬ 当所有人睡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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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ꎬ 人与物都脱离了自身的场境存在ꎬ 成为不在场的到场之物ꎻ 每天清晨ꎬ 人们起床后的 “上
班” “上学” “开工” 和 “开门”ꎬ 则复活了人在场的社会场境关系世界ꎮ 在这个构境意向中ꎬ 与不

因睡眠而改变的自然生命负熵的生理运动不同ꎬ 社会历史负熵质是每天被重新复活和在场的ꎬ 这种

复活是人所塑形和构序的社会关系场境中 “事物” “个人” 和社会本身的同时复活ꎮ
在这里ꎬ 马克思以纺织劳动中的纱锭为例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ꎮ 他说: “工具的情况也是这样ꎮ

纱锭只有用于纺纱ꎬ 才能作为使用价值被保存ꎮ 否则ꎬ 由于铁和木头在这里所具有的一定形式

(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ｅ Ｆｏｒｍ)ꎬ 无论是创造这种形式的劳动ꎬ 还是劳动使之具有这种形式的物质ꎬ 就都会毁坏而

不能使用ꎮ 只是由于纱锭成为活劳动的手段ꎬ 成为活劳动的生命力的一个对象性的定在瞬间

(ｇｅｇｅｎｓｔäｎｄｌｉｃｈｅｓ Ｄａｓｅｉｎｓｍｏｍｅｎｔ)ꎬ 木材和铁的使用价值以及它们的形式才得以保存ꎮ 纱锭作为劳动

工具的使命ꎬ 就是要被消耗ꎬ 但要在纺纱过程中被消耗ꎮ 纱锭赋予劳动的更高的生产率ꎬ 会创造出

更多的使用价值ꎬ 从而会补偿工具被消费时所消耗掉的使用价值ꎮ”① 纱锭作为纺纱劳动物相化活动

中的必要工具ꎬ 本身就是由劳动者的活劳动时间以一定的用在性进行塑形的方式ꎮ 使木材和金属在

劳动制造中获得社会空间中 “一定形式” 的使用价值———纱锭是社会历史负熵的定在ꎬ 它的工具性

定在是纺纱工人塑形棉花到纱线的技艺构式在客观抽象后并反向对象化到纱锭这一外在物性持存ꎮ
它的用在性是在每一次纺纱生产中重新激活和重构工人的惯性劳动ꎬ 这也意味着ꎬ 纱锭只是为纺织

劳动构式而构序ꎬ 只有在纺织劳动活动中才能 “成为活劳动的生命力的一个对象性的定在瞬间”ꎮ
它在劳动对象化过程中被消耗ꎬ 却在纺纱劳动中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ꎮ 如果纱锭不进入纺织劳动

过程ꎬ 脱离活劳动的它将会祛序和脱型于社会定在方式ꎬ 落入自然熵化进程ꎬ 最终被弃置于垃圾箱ꎮ
这也意味着ꎬ 社会历史负熵质的存在并非劳动物相化产品的直接物质属性ꎬ 而是功用性的对象性的

定在瞬间 (ｇｅｇｅｎｓｔäｎｄｌｉｃｈｅｓ Ｄａｓｅｉｎｓｍｏｍｅｎｔ)ꎮ
这里引申出来的一个更深的构境层是社会历史负熵质与自然生命负熵质的异质性: 自然生命负

熵质往往是一个肌体器官或系统的直接物质属性ꎬ 动物或人的新陈代谢和每天的生命活动是自然生

命负熵的存在基础ꎻ 而社会历史负熵质作为一种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功能性用在性ꎬ 并非劳动

产品或社会创制物的直接物质属性ꎮ 社会历史负熵质不仅夜间 “不在场”ꎬ 并且ꎬ 如果它们不再得

到日常生活或社会交往的场境使用ꎬ 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负熵也是不存在的ꎮ 这似乎是难以理解的ꎮ
我们可以想一下家里库房中可能还没有处理的 ＢＰ 机、 ＶＣＤ 播放机和胶片照相机ꎬ 它们虽然仍是特

定劳动物相化的物品ꎬ 却完全失去了自身的社会历史负熵质ꎮ 还有那些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不再发生

规制作用的传统、 法律和制度ꎮ 意大利罗马的角斗场残遗尚在ꎬ 可奴隶关系早已作古ꎻ 英国伦敦的

威斯敏斯大教堂仍然实存ꎬ 可它已经从现实的神性权力退化为文化符码ꎻ 记载 １９０１ 年八国联军与中

国满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的 «辛丑条约» 的文书仍然存在ꎬ 但中国人屈辱的历史场境早已一去不复

返ꎮ 它们有点像人类进化中退化不见的毛发和尾巴ꎬ 只是它们的退化不是物性持存的消失ꎬ 而是用

在性社会历史负熵本身的变迁ꎮ
在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年经济学手稿» 中ꎬ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道: “正是纺 (Ｓｐｉｎｎｅｎ) 这一定的有用

劳动 (ｎüｔｚｌｉｃｈｅ Ａｒｂｅｉｔ)ꎬ 把棉花和纱锭这些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保存下来ꎬ 从而使它们作为交换

价值的组成部分在使用价值棉纱这个产品中再现ꎬ 这是因为纺本身在现实过程中把棉花和纱锭当作

自己的材料和资料ꎬ 当作自己实现活动的器官 (Ｏｒｇａｎｅｎ ｓｅｉｎｅｒ Ｖｅｒ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ｕｎｇ ｖｅｒｈäｌｔ)ꎬ 赋予作为自

􀅰４８􀅰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①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 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 (ＭＥＧＡ２)ꎬ ＩＩ / １ꎬ Ｔｅｘｔꎬ Ｂｅｒｌｉｎ: Ｄｉｅｔｚ Ｖｅｒｌａｇꎬ ２００６ꎬ Ｓ. ２７３－２７４.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 第 ３０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ꎬ 第 ３３０－３３１ 页ꎬ 中译文有改动ꎮ



己器官的棉花和棉纱以灵魂ꎬ 让它们作为自己的器官发挥作用ꎮ”① 棉花作为劳动原料ꎬ 纱锭作为社

会历史负熵中的劳动工具ꎬ 只有纺 (Ｓｐｉｎｎｅｎ) 这一活劳动时间ꎬ 才会使已经对象化到棉花 (原先采

摘和清洗的劳动) 与纱锭 (制作纱锭的劳动) 的社会历史负熵质 (使用价值) 再现出来ꎬ 已经处于

社会空间中的棉花和纱锭才能在纺的劳动物相化活动中重新激活为劳动者肢体在活动中的外延器官ꎬ
获得劳动赋型的全新布匹的 “灵魂”ꎮ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ꎬ 这种为了满足人的穿着和保暖需要的使

用价值ꎬ 正是商品神秘的 “交换价值” 的基础ꎮ
同理ꎬ 作为劳动系统工具的 “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使用就没有用ꎬ 就是废铁和废木ꎮ 不仅如

此ꎬ 它还会遭受自然力的破坏性的作用ꎬ 也就是发生一般的物质变换ꎬ 铁会生锈ꎬ 木会腐朽ꎮ 纱不

用来织或编织等等ꎬ 只能成为废棉ꎬ 连棉花原来作为棉花、 作为原料所具有的其他用途也丧失

了”②ꎮ 这里的 “一般的物质变换” 正好是劳动物相化的反面ꎬ 也就是纺织机器和纱锭作为社会历史

负熵构式中特殊定在方式的劳动工具ꎬ 当它们不在劳动物相化过程中被使用时ꎬ 就会从社会历史负

熵中的定在形式返回自然物质熵化的机器 “生锈”、 木制品 “腐朽” 和纱锭成为 “废棉” 的失形、
祛序和整体脱型ꎮ

马克思上面这段表述在 «资本论» 德文第 １ 版第 １ 卷中被重新改写和展开ꎮ 马克思说: “机器

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 (ｄｉｅｎｔ) 就没有用ꎮ 不仅如此ꎬ 它还会受到自然的物质变换 (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ｎ Ｓｔｏｆｆ￣
ｗｅｃｈｓｅｌｓ) 的破坏力的影响ꎮ 铁会生锈ꎬ 木会腐朽ꎮ 纱不用来织或编ꎬ 会成为废棉ꎮ 活劳动必须抓住

这些物 (Ｄｉｎｇｅ)ꎬ 使它们由死复生 (ｖｏｎ ｄｅｎ Ｔｏｄｔｅｎ ｅｒｗｅｃｋｅｎ)ꎬ 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转

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ꎮ 它们被劳动的火焰 (Ｆｅｕｅｒ ｄ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 笼罩着ꎬ 被劳动当作自己

的躯体加以同化ꎬ 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使命相适合的功能 ( Ｆｕｎｋ￣
ｔｉｏｎｅｎ)ꎬ 它们虽然被消耗掉 ( ｖｅｒｚｅｈｒｔ)ꎬ 然而是有目的地ꎬ 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的要素被消耗掉

的ꎮ”③ 这里新增添的理论质点是ꎬ 如果劳动工具不在劳动物相化过程的场境关系赋型中发挥关系性

功能ꎬ 那么它的使用价值就不能从可能性 “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ꎮ 这说明ꎬ 工具的

社会历史负熵质并非物理空间中对象的一种凝固的物质属性ꎬ 而是一种离开了劳动物相化对象的场

境之负熵增殖 “火焰” 就不复存在的社会空间中的关系场境存在ꎮ 同样ꎬ 劳动负熵之 “火焰” 也让

处于物性实在状态中的原料和机器 “由死复生”ꎬ 变成这种火焰的身体ꎬ 它们在劳动 “活力” 的火

焰中被消耗和 “转移”ꎬ 作为产品 “新使用价值” 的社会历史负熵要素被燃烧ꎬ 并重新物相化于新

的产品之中ꎮ
马克思指出: “纺纱工人只有通过纺纱ꎬ 织布工人只有通过织布ꎬ 铁匠只有通过打铁ꎬ 才能加

进劳动时间 ( Ａｒｂｅｉｔｓｚｅｉｔ)ꎮ 而通过他们借以加进一般劳动ꎬ 从而加进新价值的有目的的形式

(ｚｗｅｃｋ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ｅ Ｆｏｒｍ)ꎬ 通过纺纱、 织布、 打铁ꎬ 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ꎬ 棉纱和织机ꎬ 铁和铁砧也

就成了一种产品ꎬ 一种新的使用价值的形成要素ꎮ 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的旧形式 (ａｌｔｅ Ｆｏｒｍ) 消失

了ꎬ 但只是为了以新的使用价值形式出现ꎮ”④ 马克思特意标识出ꎬ 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体是作为劳动

者的 “纺织工人” “织布工人” 和 “铁匠”ꎬ 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加入活的劳动时间 (Ａｒｂｅｉｔｓｚｅｉｔ)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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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 “织” 和 “打”ꎬ 将特殊的共相之相赋型于社会空间中的对象ꎮ “劳动作为这种有目的的生产

活动ꎬ 纺纱、 织布、 打铁ꎬ 只要同生产资料接触ꎬ 就使它们复活ꎬ 赋予它们活力ꎬ 使它们成为劳动

过程的因素ꎬ 并且同它们结合为产品ꎮ”① 由此ꎬ 劳动使棉花、 棉纱和铁料脱型于自己原有的 “旧形

式”ꎬ 通过有目的的形式 ( ｚｗｅｃｋ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ｅ Ｆｏｒｍ) 改变为面料、 布匹和铁器等 “新的使用价值形

式”ꎮ 这里的有目的的形式 (ｚｗｅｃｋ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ｅ Ｆｏｒｍ)ꎬ 就是希腊哲学中所指认的共相 (ｅｉｄｏｓ) 之相ꎮ
这说明ꎬ 劳动原料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失形—祛序和重新塑形—构序ꎬ 才获得了社会历史负熵中最后

为了我们的使用价值ꎮ 有如ꎬ 棉花从田地里脱型和解构于自然关联ꎬ 先在劳动中成为棉纱ꎬ 后在纺

纱中同时失形和祛序先前的使用价值而塑形和构序为布匹ꎬ 再在裁剪和缝纫劳动的作用下最终赋型

为 “新的使用价值” ———衣物ꎮ 更进一步说ꎬ 衣物本身并非仅仅是一种新的人造物性ꎬ 它新获得的

社会历史负熵质中的场境关系存在在于它被穿着ꎮ 每一次衣物的 “穿着” 场境ꎬ 在它挂回橱柜的衣

架时ꎬ 都立即成为消失的东西 (ｖｅｒｓｃｈｗｉｎｄｅｎｄ)ꎮ 这恰恰是传统认识论很难捕捉的物性在场和不在场

的关系ꎮ

三、 作为对象化劳动结晶的原料和工具

在这里ꎬ 马克思还格外标识出一个重要事实: 劳动过程中作为对象性实在在场的劳动材料和劳

动资料ꎬ 都是劳动者过去活的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成果ꎮ 这意味着ꎬ 在一般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中出

现的物性实在ꎬ 本质上都是劳动物相化活动场境关系的赋型结果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 它们也都是黑格

尔所指认的 “正在消失的东西” (ｖｅｒｓｃｈｗｉｎｄｅｎｄ)ꎮ 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证伪一般物像 (第一层级)
批判性透视的最重要的深层支撑ꎮ 马克思强调ꎬ 与当下发生的活劳动不同ꎬ 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都

是劳动者过去活劳动对象化的一种物性结果ꎮ
“物质 (Ｓｔｏｆｆ)ꎬ 对象化劳动 (ｖ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äｎｄｌｉｃｈｔｅ Ａｒｂｅｉｔ)ꎬ 对于作为活动的劳动来说只有两种联

系 (２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 一种是作为原料 (Ｒｏｈｓｔｏｆｆｓ)ꎬ 即脱型的物质 (ｆｏｒｍｌｏｓｅｎ Ｓｔｏｆｆｓ)ꎬ 作为劳动的赋

型的 (Ｆｏｒｍｓｅｔｚｅｎｄｅ)、 有目的的活动的单纯材料ꎻ 另一种是作为劳动工具 (Ａｒｂｅｉｔｓ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ꎬ 即

主体活动用来把某个对象作为自己的传导体置于自己和对象之间的那种对象手段 (ｇｅｇｅｎｓｔäｎｄｌｉｃｈｅｎ
Ｍｉｔｔｅｌｓ)ꎮ”② 这里出现的物质 (Ｓｔｏｆｆ)ꎬ 当然不是指劳动过程最终结果的产品ꎬ 而是指与活的劳动时

间相对应的 (从原先自然构序关联中) “脱型” 的劳动原料和劳动工具ꎮ 它们不是与劳动无关的物

理空间中的物质ꎬ 而是社会空间关系性场境存在中的对象化劳动 (ｖ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äｎｄｌｉｃｈｔｅｎ Ａｒｂｅｉｔ)ꎮ 这

里的 “脱型” (ｆｏｒｍｌｏｓｅｎ) 和 “赋型” (Ｆｏｒｍｓｅｔｚｅｎｄｅ) 是重要的ꎬ 应该是马克思从 “工艺学笔记”③

中得到的重要理念ꎬ 这也是我的社会场境存在论中脱型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与赋型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的相近

术语ꎮ 当然ꎬ 这两种对象化劳动是不同的: 原料中脱型的对象化劳动是它被失形与祛序于自然关系

场境的过程ꎬ 而工具中赋型的对象化劳动ꎬ 则是将过去定向劳动塑形和构序的技艺客观抽象后反向

对象化为外部物性持存中的生产模板ꎬ 以在生产过程中激活和重构惯性劳动实践ꎮ 由此ꎬ 劳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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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的所谓三个 “要素” 都是劳动或者由劳动创造的结果ꎮ 这样ꎬ 马克思就将表现为客观的物质

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本质ꎬ 再次变成劳动者创造的主体活动及其结果的纯粹劳动过程ꎮ 这一新的理

论认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ꎬ 由此马克思就可以在流通领域遭遇货币与资本、 在生产领域遭遇生产条

件时ꎬ 毫不犹豫地将它们指认为对象化劳动的遮蔽和异化了ꎮ
马克思说ꎬ 劳动原料和工具作为一种 “在空间上存在的劳动 (ｒäｕｍｌｉｃｈ ｖｏｒｈａｎｄｎｅ Ａｒｂｅｉｔ)ꎬ 也可

以作为过去的劳动而同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相对立”①ꎮ 这里ꎬ 在空间上存在的劳动 ( ｒäｕｍｌｉｃｈ
ｖｏｒｈａｎｄｎｅ Ａｒｂｅｉｔ) 就是对象化的劳动时间ꎬ 它与时间上存在的活劳动相对立ꎮ 也就是说ꎬ 在劳动过

程中以社会空间中物性实在到场的劳动原料、 工具和其他劳动条件ꎬ 其实都是被一般物像遮蔽起来

的曾经以当下时间在场过的 “过去劳动” 的关系性场境存在ꎬ 即 “正在消失的东西”ꎬ 因为它们都

是活劳动物相化的对象化结果ꎮ 马克思在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年经济学手稿» 中指出ꎬ 这里发生的一般物

像迷雾在于ꎬ 进入劳动过程的物性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正是过去发生的活劳动物相化的产品ꎮ 但是ꎬ
“在劳动过程中ꎬ 具有意义的只是以前劳动的产品对这个过程来说所具有的属性ꎬ 不是它们作为过

去劳动的化身的定在 (Ｄａｓｅｉｎ ａｌ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ｔｕｒ ｖｅｒｇａｎｇｎ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ꎮ 任何一种自然物质通过以前的劳动而

获得的属性ꎬ 现在是它本身的物的属性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ｅｎ 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ꎬ 它就是通过这种属性而起作用或

提供服务的ꎮ 这些属性以过去劳动为中介ꎬ 这种中介作用本身ꎬ 在产品中被扬弃了、 擦去了 (ａｕｆｇｅ￣
ｈｏｂｅｎꎬ ａｕｓｇｅｌöｓｃｈｔ) ”②ꎮ

在一般物像图景中ꎬ 这里发生了一个不知不觉的变化ꎬ 人们在劳动过程中遭遇到的到场劳动原

料和工具上ꎬ 已经没有了劳动者过去活劳动时间对象化的特殊痕迹ꎮ 因为作为过去劳动对象化结果

的用在性定在的属性ꎬ 现在似乎成了劳动原料和工具自身在空间中的自然物质属性ꎬ 它们作为劳动

对象化结果的 “中介作用” 本身 “被扬弃了、 擦去了”ꎮ 这是在经验感知中熟知对象 “正在消失的

东西” 的真正所指ꎬ 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赠予存在者解蔽和澄明之后的 “抽身而去”ꎮ 这一

“擦去” 的本质是ꎬ “过去表现为特殊方式 (ｂｅｓｏｎｄｒｅ Ｗｅｉｓｅ)、 驾控目的 ( ｔｒｅｉｂｅｎｄｅｒ Ｚｗｅｃｋ)、 劳动

活动的东西ꎬ 现在在它自己的结果中ꎬ 在通过劳动而在产品上实现的对象变化 (Ｖｅｒäｎｄｅｒｕｎｇ ｄｅｓ Ｇｅ￣
ｇｅｎｓｔａｎｄｓ) 中ꎬ 表现为具有新的一定属性的对象ꎬ 这些属性是该对象为了供使用以满足某种需要所

具有的”③ꎮ 我以为ꎬ 这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对劳动物相化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ｉｒｔ) 概念最重要的表述之

一ꎬ 因为劳动活动中的驾控目的 ( ｔｒｅｉｂｅｎｄｅｒ Ｚｗｅｃｋ) 正是生产创制 (ｐｏｉｅｓｉｓ) 前提的目的 ( ｔｅｌｏｓ)ꎬ
而此处出现的赋型于对象的特殊方式 (ｂｅｓｏｎｄｒｅ Ｗｅｉｓｅ)ꎬ 则是共相 (ｅｉｄｏｓ) 之相ꎬ 这是劳动物相化

具体塑形和构序的根本ꎮ 这个有着自身明确驾控目的、 赋型于对象特殊存在方式的劳动物相化ꎬ 是

比抽象的生产概念更加深入和精准的本质描述ꎬ 因为它凸显了劳动物相化活动的主体性本质ꎮ 比如ꎬ
在已经成型为社会历史负熵质的木料和钢锯中ꎬ 我们已经看不见伐木工人、 打铁和制造钢锯的劳动

者的劳动意图、 特殊的 “怎样劳动” 的负熵增殖方式ꎬ 以及辛劳的汗水ꎬ 这一切都结晶为眼前现成

的到场物性对象ꎮ 我们会以为ꎬ 木料和钢锯的属性就是常识中熟知的它们自身的物质属性ꎬ 这就是

物像迷雾升起的地方ꎮ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ꎬ 这种复杂的认知机制已经开始慢慢地超出历史认识论的

视阈ꎬ 这正是马克思之后将在历史现象学中揭露的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第二层级物相化的客观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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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现实劳动过程中的复杂关系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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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对物质生产基始地位的强调是正确的ꎬ 但依据马克思后来新的看法ꎬ 人的直接生

产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背后ꎬ 本质上是劳动者有目的地改变世界的劳动过程ꎮ 这样一来ꎬ 马

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看法也会从一般物质生产走向主体性的劳动ꎮ 他会认为: “任何一

个民族ꎬ 如果停止劳动ꎬ 不用说一年ꎬ 就是几个星期ꎬ 也要灭亡ꎬ 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ꎮ”① 在

一定意义上ꎬ 这也说明物质生产力的核心构序因素是人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ꎮ 这一点并不因科

学技术的发展而改变ꎬ 因为科技物相化的核心仍然是科技劳动ꎮ 这一新的劳动话语同样是应该作为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ꎮ 这一原则是同时贯穿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政治

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性逻辑原则ꎬ 而这是我们过去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没有高度

关注的方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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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２０ 页) 变ꎮ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ꎬ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复杂ꎮ 在国内ꎬ 新的社会经

济环境在增强社会创造力和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ꎬ 社会存在的变化催生了复杂的利益格局ꎬ 对人们

的思想观念、 意识形态产生深刻影响ꎮ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ꎬ 错误思潮存在的社会基础不会自行消失ꎬ
西方价值观念也会乘虚而入ꎮ 有些党员干部蜕化变质为腐败分子ꎬ 从思想根源上说ꎬ 就是丧失了历

史自信ꎬ 致使在理想信念上完全 “失守”ꎬ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吃了败仗ꎬ 成为庸俗的、
腐朽的人生哲学的俘虏ꎮ

因此ꎬ 围绕坚定历史自信ꎬ 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ꎬ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ꎬ 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ꎬ 还任重道远ꎬ 一刻都不能放松ꎮ 对党员干部来说ꎬ 把 “坚定历史自

信ꎬ 自觉坚守理想信念” 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指引ꎬ 在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

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的统一中重视主观世界的改造ꎬ 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自觉抵制腐化因素的侵

袭ꎬ 一刻都不能放松ꎮ

(编辑: 刘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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